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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脚是中国古典戏曲中五大行当之一，带有

鲜明的民族特色。这门脚色本出自民间戏的艺

术创造，正所谓“无丑不成戏”。丑脚作为中

国戏曲行当初次出现，最早是在南戏剧本《张

协状元》中。《张协状元》中的丑角，人物形态

各异，并无严格的正反派人物区分，虽然只是微

不足道的次要角色，但也有着不可抹杀的重要作

用。本文试以《张协状元》作为切入口，窥探丑

脚在南戏中的最初形态。 

《张协状元》作为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南宋

戏文，也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中

国古代戏曲剧本。剧本篇幅较长，整篇围绕张协

与贫女的爱恨离合展开。讲述了张协考取状元金

榜题名后，抛弃妻子贫女，但最终又历经波折重

修旧好的大团圆故事。全剧篇幅冗长，故事本身

也稍显俗套，但处处充满市民化的气息。作为主

人公的张协虽中了状元，但他本身的一言一行和

一般村夫并无二致，如第九出中：“独上高山，

全无力气，奔名奔利直如是。”［1］值得一提的

是，在脚色设置上，《张协状元》中的大多数开

［1］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

局，2009，第98页。

从《张协状元》看南戏中的丑脚

黄雅囡

摘  要摘  要｜｜丑脚，是我国民间戏的重要创造，也是中国古典戏曲必不可少的重要行当。南戏《张协状元》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记录丑脚表演形态和舞台特点的剧本，其中丑脚类型众多，各有面貌。

虽然较为驳杂，但仍能够窥探出丑脚在南戏中的最初形态和意义。且《张协状元》成书于

宋金杂剧至南戏传奇发展演变的过渡时期，丑脚尚有诸多不足。这一阶段丑脚的研究对丑

这一脚色发展演变过程具有典型意义。通过分析《张协状元》中的丑脚，可以推出丑脚在

南戏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进一步探索了从南戏到明清传奇的脚色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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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都有“净”“末”“丑”脚的滑稽对白，剧作

家将很多篇幅运用在了“净”“末”“丑”合作

表演的插科打诨上，虽然有些对情节推动并无效

果，但在表演方面更加舞台化和戏剧性，迎合了

观众看剧的热闹心理。对《张协状元》进行详细

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丑脚在南戏中的最初形态，

以及刚登上戏曲舞台的丑脚承担了哪些作用，是

如何为明传奇奠基的。

现阶段关于丑脚的研究有大致以下几个方

面：一类是从源头处追根溯源，研究考察丑脚的

源头、流变。例如刘富民《戏曲丑角源流考》，

张弘的《丑角漫谈》，还有郭英德先生发表于

《中华戏曲》上的《明清文人传奇研究》，这些

文章对丑脚的源流进行了考证和推演；另外一

类是从审美的层面去探究丑脚的戏曲艺术价值。

例如王舒雅《明清传奇中的美学：丑角不丑》，

戴平《论丑角之美》，项春芳《论戏曲丑角的美

学价值》，这类文章多从古典文学的审美层面出

发，对丑脚进行了艺术审视，剖析丑脚的独特艺

术风格和价值；还有从戏曲舞台表演上入手去研

究丑脚的。例如苏国荣《丑之艺术特征和审美形

态》，陈志勇《论戏曲丑角舞台表演的文化意

蕴》，陈先祥《丑角艺术的创造性》这类文章注

重丑脚在戏曲舞台上的演出特色，考证丑脚的服

饰、唱腔、妆发与语言动作，将丑角看成一种戏

曲文化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而发掘

出丑脚的艺术魅力。总而言之，目前阶段的研究

文章多把重点放在丑脚的源头考证、舞台艺术、

美学价值、演出手段、服饰妆发上，且时间点多

集中于明清，但对于南戏中刚刚出现的丑脚缺乏

系统性论证，有待整理和深入研究。

一、《张协状元》中的丑角

（一）《张协状元》中丑脚概况

《张协状元》整体篇幅较长。剧作家建立

起故事框架之后没有把笔墨集中在中心剧情

上，反而让丑脚频繁登场，且每出开头多有

“净”“丑”“末”大量共同合作表演的滑稽场

面。由此看出丑脚在刚刚登上戏曲舞台之时，

其功能分类并没有十分清晰，很多时候“丑”和

“净”“末”所饰演的人物也没有明显的区分。

例如扮丑的圆梦先生、张协之妹与扮净的张协之

母、李大婆，他们同为底层人物，作为配角他们

在舞台上的表演都夸张滑稽，引人发笑，且几乎

同步上场下场，因而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净脚、

丑脚、末脚在携手合作，共同在舞台上承担插科

打诨的职责。随着后面传奇的发展，净脚、末

脚、丑脚的职能划分渐渐明晰，插科打诨的滑稽

角色由“丑”这一行当来专门担任，《张协状

元》中的丑脚就集中代表了丑脚在刚刚登上南戏

舞台时的最初风貌。

《张协状元》中丑脚人物情况如表1、表2、

表3所示。

表 1  丑脚人物一览表

剧本 张协状元

丑
张协之妹、圆梦先生、张协之友、王德用、

强盗、小鬼、小二、考生、脚夫

表 2  各脚色出场数

出场数 生 旦 末 净 丑 外 贴
张协状元 26 23 38 29 29 14 11

表 3  末、净、丑合场情况

出场数
   末、净、

丑合场
末、丑

合场
末、净

合场
净、丑

合场
张协状元 11 5 12 2

（二）《张协状元》中丑脚分类

《张协状元》中的丑角塑造了不同身份、形

形色色的人物，比较有代表性，按照类型可以大

致分为讽刺型人物、歌颂型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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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角色。

首先第一类是以剧中强盗为代表的讽刺性人

物。他们作为剧作中的反面形象，一般相貌粗鄙丑

陋，烧伤掠夺无恶不作，道德败坏，丧尽天良，

对主人公的行径有了直接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显示出剧作家浓厚的

讽刺意味。例如在第十出中强盗对张协的宾白：

（丑白）一半回过一壁打。（生倒）（丑）

一半金珠便放行，此山唤做万人坑。阎王注定三

更死，不许留人到四更。（丑下）［1］

盗贼口中一半金珠便可放行，并承诺“金珠

与我，万事俱休”，但仍然让“当山土地泪双

流”，抢劫手段极其残忍。除了《张协状元》中

的强盗外，类似的丑脚形象还有《荆钗记》中嫌

贫爱富的张姑妈、《杀狗记》中利欲熏心、良心

泯灭的胡子传、《白兔记》中手段高明的三娘嫂

等。这类人物形象多直接对主人公的行为造成了

强大阻力，破坏主人公原有的计划从而引导后续

剧情的发展。《张协状元》中的强盗就迫使张协

受伤，张协不得不去庙中借宿，所以才结识贫

女，后面悲欢离合的剧情才得以出现。

第二类是以王德用为代表的歌颂类人物。虽

扮丑脚，表演方面依旧有许多滑稽可笑之处，但

为人正直刚毅。所表现的也并非是人物内心的丑

陋，而是用夸张变形的表演来反衬人物心灵的美

丽高贵。

【斗黑麻】帝德广过尧，喜会太平。我是清

朝第一大臣。净所为，直是英俊。论梗直，最怕

人。好底酸醋，吃得五瓶。［2］

在描述王德用时，唱词“净所为，直是英

俊”，点出为人与做事的风格，“好底酸醋，吃

得五瓶”又让人忍不住发笑。王德用在《张协状

元》中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张协杀贫女未

遂，王德用偶然发现重伤的贫女伸以援手，并收

为自己的义女：“你割舍随我去任所，与你医教

手好，教你嫁个官人去。”［3］看到贫女多愁善感

时又多加宽慰“有好姻缘与你选一个，自当我孩

儿面”［4］，张协不愿为婿活活将自己唯一的女儿

气死，作为父亲的王德用虽说要报仇抱冤，最后也

没有出手致张协于死地，只是不接见他，吩咐将人

赶出去：“到把那驴骑转达，永不见这畜生面”
［4］。见到张协后，得知贫女往事又复招为婿，促

使夫妻二人大团圆的结局。剧中的王德用虽为丑

脚，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性人物。可以说，没

有王德用，就很难有故事接下来的走向，张协和贫

女也不可能破镜重圆，在这里，丑脚的滑稽往往表

现为一种可爱可笑的境地，恰恰反映出来一种心灵

上的崇高。如王德用在叙说秀才模样时：“秀才家

须看读书，识之乎者也，裹高桶头巾，着皮靴，劈

劈朴朴，你不会，却做不得。”［5］

类似的人物形象还有如《荆钗记》中赤胆忠

心的李成、《千金记》中舍生取义的樊哙，他们

虽为丑脚但担当起了喜剧英雄的人物形象，真实

反映了民众的美好愿景。

第三类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性人物，像《张

协状元》中的小二、脚夫、考生等。这一类形象

［1］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2009，第134页。

［2］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2009，第214页。

［3］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2009，第268页。

［4］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2009，第271页。

［5］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2009，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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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模糊，例如剧中刚开篇就出现的圆梦先生，

只是为了张协占卜这一情节而出现，出场时间

短，于情节也无过多的推动作用，简单的插科打

诨后就匆忙离场，很难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还有剧中的张协之妹：“哥哥，狗胆梳儿，花朵

鞋面头”［1］，妹妹在文中只出现了这一次，在

张协离别之前交代哥哥要给自己带回的东西。这

一类短暂出现的人物只为了拓展部分细节，于中

心情节上并无实际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以小二为代表的中性人物，他

们亦善亦邪，美丑兼具，很难用单纯的善恶去定

义。店小二一开始对贫女有意，想求娶贫女，遭

到拒绝后便对贫女恶语相向：

（丑白）送与个贫女贱人，我不去。（未

净）你骂它则甚？（丑）我怪它!（未净）因甚

怪它？（丑）我一番见它在庙前立地，我便问

它：贫女姐姐，你又恁地孤孤单单，我恁地白白

净净底。（未）只是嘴乌。（丑）你不然胡乱嫁

与我。那个丫头到骂我，欺我是小孩儿。（未）

明年恰好四十岁。（丑）四十一岁。［2］

店小二对拒绝自己心意的贫女出言不逊，但

在贫女饥寒交迫时，他又不计前嫌给贫女送衣服

食物。后面他再次和贫女提及求娶一事，遭到拒

绝后：“丫头儿胎发恁地长，你没我屋中，自饿

杀了你！”［3］一副气急败坏小人模样。但后面

贫女与张协成亲时又自我释怀：“添两字……谢

得公公、婆婆、哥哥，多少是好。”［4］店小二

为了偷到喜酒，他不惜趴在地上当张协贫女结婚

时的桌子，足见其小人行径；但放榜后，贫女

求小二帮忙带一份登科记，小二也照做，还不

忘揶揄自己“我有个无缘老婆，有个老公去赴

试，寄我三文买个记”［5］显示出一副热心肠的

模样。小二这类丑脚就表现出了人物的复杂性，

这表明南戏中的人物塑造已经开始摆脱了类型

化的缺陷。类似的丑脚还有《四贤记》中的人

物丁香，她一开始出于嫉妒之心故意造谣旦脚

王氏，想要杜夫人永远地把她驱逐出去，但计

谋被拆穿王氏得知后非但没有处罚她，反而以

德报怨，最终丁香被王氏的言行所折服，负荆

请罪。这类丑脚并非简单的正邪以蔽之，他们

的性格都在随着故事的发展而发展，人物也就

有一种去扁平化的立体感。

二、从《张协状元》看南戏丑脚的作用

从故事上来看，南戏《张协状元》中的故事

并不复杂，正是剧情和人物的简单化处理，使得

整体故事节奏较快，恰恰满足了民众的世俗化

观看需求；在演唱方面，南戏打破了元杂剧一人

主唱的限制，可以多种角色轮番演唱，在演唱之

时也无多重限制，这无疑给除了主唱之外的净、

末、丑脚更多的舞台空间，在此基础上，丑脚在

南戏的舞台上大展身手，《张协状元》中丑脚的

出场次数，就比作为主人公的生旦要多得多，探

究其作用，有如下三点。

（一）插科打诨

插科打诨是丑这一脚色在舞台上最基本的艺

术特色。其作为中国古典戏曲的有机组成部分，

［1］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2009，第64页。

［2］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2009，第98页。

［3］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2009，第121页。

［4］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2009，第264页。

［5］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2009，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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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自身独有的艺术魅力和审美情趣。对于科

诨的驾驭能力体现出剧作家对于舞台驾驭能力的

高低。插科打诨对于戏曲创作和演出都是非常重

要的。对于这一点很多戏曲理论家都有论述。如

李渔有言：

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推俗同欢，

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而科诨不

佳，非特俗人怕看，即文人韵士亦有磕睡之时。

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则后乎此

者，虽有钧天之乐、霓裘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

不闻，如对泥人作揖，土佛谈经矣 ......若是科详

则非科诨，乃看戏人参汤也。养精益神，使人不

倦，全在于此，可做小道观乎？［1］

诚如李渔所论科诨不“可做小道观”。科

诨的精妙与否几乎关乎着戏曲的吸引力和生命

力，能够直接地调节气氛，带动现场观众的情

绪，滑稽好笑的唱词与夸张变形的动作能够直

接使场子热起来。例如在《张协状元》二十二

出：“来，你今年选个小富贵。看状元年纪未

满三十者，将我胜花娘子招为东床女婿。”［2］

王德用本为朝廷重臣，按理来说唱词应该威严

儒雅，但作为丑脚，这种搞笑戏谑的唱词就恰

如其分。此外还有净脚丑脚末脚共同的表演，

一起在舞台上演滑稽场面：

（丑）我是人，教我做卓子。（净）我讨果

子与你吃。（未）我讨酒与你吃。（丑）我做。

（末）慷慨！（丑）吃酒便讨酒来。（末）可

知。（丑）吃肉便讨肉来。（未）可知。（丑）

我才叫你，便是我肚饥。（末）我知了，只管吩

咐。你做卓。（丑吊身）（生）公公，去那里讨

卓来了？（丑）是我做。（未）你低声！（安盘

在丑背上、净执杯、旦执瓶、丑偷吃、有介）［3］

作为早期南戏，《张协状元》继承了宋杂剧

的滑稽搞笑风格，例如洪恩姬在《试论宋杂剧对

南戏的影响及其削弱：兼论早期南戏的发展过

程》中提出：“不过，这剧本保留着极明显的宋

杂剧的痕迹，当属于早期南戏。所谓宋杂剧的痕

迹，在于作品中打诨之处极多。即使在生离死别

的场合，也不例外。如张协离家时与父母分别的

一段，因为张协的母亲和妹妹分别由净、丑扮

演，所以情节也是以净丑末三个角色的打诨调笑

为主，几乎没有别离的悲哀。”［4］南戏很好地

继承了宋杂剧滑稽搞笑的特点，使得舞台的演出

性更强，因而丑脚在剧中插科打诨的作用也尤为

明显。另外，从戏曲的舞台演出情况来看，南戏

整体篇幅较长，四五十出如果都由主唱演唱，从

表演来看主唱压力较大，上场演出服装道具的更

迭也是问题，戏曲中穿插了丑脚的插科打诨的内

容，也会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主唱的压力，使得舞

台衔接更加流畅。

（二）以“离”促“合”

南戏中的剧情大多是以生旦的离合为线索展

开的，丑脚作为戏中的人物，和净脚一起扮演的

角色一般都是破坏方，也谓“离”方，他们多

［1］李渔：《闲情偶寄》，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第61页。

［2］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2009，第252页。

［3］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2009，第167页。

［4］洪恩姬：《试论宋杂剧对南戏的影响及其削弱：兼论早期南戏的发展过程》，《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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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旦的行为给出正面破坏。“但是在净和丑搭

档的过程中，净是主角悲惨命运的主要缔造者，

它比丑更加残暴、邪恶。丑在剧中多处在被动地

位，反应比较迟钝，充其量是净的帮凶。”［1］

丑脚看似在破坏，但实际上却为主线生旦的

“合”助力。

《张协状元》中张协进京路上偶遇盗贼，被

掠夺财富还被打得遍体鳞伤，使得张协被迫中途

求救不能科考：

（有介）（净倒）告壮士，乞条性命！（丑

打）（末）告乞留性命！（丑）你也胆大！它要

来抵敌我！我把你担仗去，略略地高声，我便杀

了你！经过此山者，分明是你灾。从前作过事，

没兴一齐来。（丑下）（净在地唤）（末）客

长，你相忺！（净）挨也！相救。（未）好！你

说一和，大开门都使不得！（净）我只会使雷

棒。（未）又骨自说。苦！两人查裹都把去了。

（净）查裹由闲，可惜一条短棒。（末）随身之

宝。你且起来。［2］

表面上来看，强盗直接破坏了张协的进京之

路。但恰恰是盗贼这一行径，才使得生和旦脚的

偶遇，“奴进君，些子粥。更与君，旧纸被”，

才有了张协和贫女在庙里相知并结为连理。再例

如《荆钗记》的王姑妈，全然不顾及侄女钱玉莲

的想法，一心拆散她和王十朋，后面她冒充玉莲

被拖去告官，才使得王十朋有机会先和玉莲的父

母相聚，最终促成了夫妻团圆。还有《琵琶记》

中的蔡婆婆，善猜忌，总会觉得自己的儿媳妇赵

五娘私藏金银有所隐瞒，但也正因为蔡婆婆的猜

忌，才为观众揭露出赵五娘为了孝顺公婆而委屈

自己吃糠的实情，使得赵五娘这一至真至善的形

象更加丰满。丑式人物具有内外的非常一致与其

行为效果的非常不一致，其形成的艺术美，便是

丑脚艺术能引人入胜的实质所在。因而丑脚虽表

面是净脚的帮凶，但实质上以“离”促“合”。

（三）促进脚色体制完善

“中国戏剧的形成乃是以生、且、净、末、

丑的出现为标志的，中国戏剧发生演变的历史也

主要是脚色制渐趋规范和稳定的历史”［3］。中

国古典戏曲区分于其他种类最根本的区分就是脚

色制，可以说“生、旦、净、末、丑”的基本角

色支撑起了中国古典戏曲的框架和体系。丑脚最

初是在南戏出现的，经过了前代的长期的演变最

终在南戏的舞台上成型。同时期稍前的北杂剧没

有出现丑脚，丑脚的功能被净脚和末脚代替，在

《元刊杂剧三十种》中许多净脚都有着丑脚的特

点。例如《窦娥冤》中的赛卢医，虽为净脚但出

尽洋相、丑态尽出，《元刊杂剧三十种》虽未正

式出现丑脚，但已经可以隐约看出丑脚的影子。

南戏较多吸收了宋杂剧滑稽搞笑的特点，加之创

作者逐渐意识到滑稽角色在剧中的重要性，不再

将他们作为净、末的陪衬，而单独作为一个独立

的脚色登上戏曲舞台。

《张协状元》共五十三出，人物共计四十一

位，他们全部不以人物姓名当场，也不以人物身

份当场，一概以“生、旦、净、末、丑、净、

外、贴”这种脚色当场，四十一个人物全部由这

七个脚色扮演。宋代戏文创造了脚色制，从南戏

《张协状元》可以看出中国戏曲基本的“生、

旦、净、末、丑”脚色体系，这一有机组合的完

整的艺术组织体制与戏文的基本结构相结合，也

与场上的艺术相结合，构成了我国的戏剧。南戏

［1］马玲：《宋元南戏演出形态研究》，硕士学位论

文，中南大学，2011，第48页。

［2］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

局，2009，第243页。

［3］解玉峰：《“脚色制”作为中国戏剧结构体制的

根本性意义》，《文艺研究》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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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丑脚促进了脚色制度的完善，由生、旦、末、

丑、净五门脚色组成的脚色制的形成便足以表现

从宋至清数百年来人们所要表现的世间生活的一

切，从而使戏剧成为数百年间集百艺于一身，踞

艺坛而魁首的一门伟大的艺术形式。

三、从《张协状元》看南戏丑脚不足

一件事物刚兴起时必然有他的缺陷。《张

协状元》成书于宋金杂剧至南戏传奇发展演变

的过渡时期，从早期南戏《张协状元》中还是

可以明显看出丑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的诸多不

足，具体如下。

首先，《张协状元》每出开头有一些繁琐的

科插打诨情节，这部分一般是由净、末、丑三脚

联合演出，虽然有趣但也有过分冗长之嫌。

（净）正是了。（末）得我力气。第二名？

（净）周子快。（末）水涨船行速。第三名？

（净）表得梦。（末）你也揣骨。（净）把三

文来，我要赶脚头。（末）踢得好戏球。（净

叫）登科买记！登科买记！（丑出）赶买记。

（末）这条路且认得熟。（净）村蛮汉，买甚

底？（未）你且未好去。（丑）买记。（未）买

记（丑气喘）我是多下人，都说不出。（未）哑

儿得梦。（丑）我有个无缘老婆，有个老公去赴

试，寄我三文买个记。（末）登科记。（丑笑）

又忘个“科”。（未）失路狗儿。（丑）把一本

走。（净）把钱还我。（丑）钱还你了。（净）

钱还我！（丑）记得还我！（净、丑相唾、有

介）（末）你两个住休。（净）买我一本，不还

我钱！（丑）把我钱，还我记！（末）两个要如

何！你也不须出钱，你也不须把登科记，我赠你

一本，善眼相看，各家开去休。［1］

这一段交代的是三人一行去买登科记一事，

对上下文情节而言并无太大意义，剧情本可一

笔带过。但编者偏偏在此处大做文章，让净

脚、末脚和丑脚极尽插科打诨之能事。对于戏

曲而言，曲文中各脚色间恰当的幽默能够调节

气氛，但过量的插科打诨也易于让受众审美疲

劳，丢失掉重点。

不仅仅是开头，《张协状元》正文部分的一

些片段，比如进京赶考前的和圆梦先生的剧情：

（丑白）你也要员梦，还是梦见甚底？

（末）夜来梦见一条蛇儿，都是龙的头角。

（丑）奇哉！蛇身龙头，唤做蛇入龙窠格。来，

来，你把我个绦当龙头，这个当龙尾，仰着头，

开着脚。（末）如何？（丑）廊絣！（末）草葬

过！（丑）有四句卦彖说得好。（末）原闻。

（丑）道是蛇梦成龙莫等闲，不平安处也平安。

（未）惭愧！（丑）如今却在青草内，忽日成龙

也未难。辣，辣，辣！（未）青霄有路。（生）

谢荷先生！（丑）员梦钱。（末）六文。（丑）

听声钱。（未）又要，也支六文。（丑）揣骨

钱。（末）也与你六文。（丑）看命、合婚、选

日。（末）你住休！（生）得访先生意始通。

（丑）今朝员梦遇明公。（末）世间多少迷途

者。（合）一指咸归大道中。（并下）［2］

因为张协做了一个怪梦，张父请圆梦先生解

梦。“解梦”的结论“不平安处也平安”，这和

下文张协进京遇到强盗并无情节上的呼应之意。

解梦这一事件本身在文中也无多大效果，大段丑

脚与末脚的插科打诨反而累赘。

其次，丑脚和末脚净脚功能有时混淆，扮演

［1］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

局，2009，第198页。

［2］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

局，2009，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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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物也无多少区分。并没有能够清晰地细化出

每个脚色的功能。下文以《张协状元》和《琵琶

记》为例，如表4所示。

表 4  《张协状元》与《琵琶记》中的 

丑脚一览表

剧本 张协状元 琵琶记

丑

圆梦先生、张协之妹、
张协友、王德用、强
盗、小鬼、店小二、

考生乙、脚夫乙

惜春、媒婆甲、令史、
里正、进士甲、瞎子、
书童甲、虎、小鬼、
小二、无赖甲、县官

净

张协之母、客商、庙
神、李大婆、店婆、
卖登科记者、门子、
柳屯田、谭节度、狗
儿、考生甲、脚夫甲、

茶博士等

蔡母、试官、老姥姥、
驿丞、媒婆乙、社长、
进士乙、聋人、书童
乙、拐子、猿、无赖乙、
里正妻、仆役、长老、

差官

由上表可得，在早期南戏剧本中“丑”脚

和“净”脚所饰演的人物在性质上并没有本质

的区别。可以明显地看到净脚和丑脚在携手合

作，共同承担起插科打诨的职责。而且他们所饰

演的角色人物也几乎雷同无二。事实上，南戏中

不止净与丑的区别不明显，甚至是净、丑与末脚

的区别也不是十分明显。很多时候，他们三个是

同时同台表演，一起插科打诨。如《张协状元》

一文，李大公家中净扮大婆，末扮大公，丑扮小

二；山神庙中，净扮三神、末扮判官、丑扮小

鬼；《宿店吵架》一场，净扮店婆、末与丑扮两

举子;《买登科录》一场，净扮卖者，末扮买者，

丑扮小二；《张协赴任》一场，净扮脚夫甲，末

扮衙役，丑扮脚夫。后来，末的地位渐渐被丑替

代，南戏中已渐渐出现以净、丑滑稽表演为主的

新趋势。

最后，丑脚扮演的人物较为驳杂。从《张协

状元》看共计九位，圆梦先生、张协之妹、张协

友、王德用、强盗、小鬼、店小二、考生乙、脚

夫乙。每位丑脚匆匆上场之后又匆匆离场；且性

格上并无明显区分。

（丑）莫要走！（净）我不走。一个来我不

怕你！（丑）两个来我也怕你！（净）三个来我

也不怕你！（丑）四个来我也怕你！（净）五个

来我也怕你！（末）都说得一合。［1］

（末）我讨酒与你吃。（丑）我做。（未）

慷慨！（丑）吃酒便讨酒来。（未）可知。

（丑）吃肉便讨肉来。（未）可知。（丑）我才

叫你，便是我肚饥。（末）我知了，只管吩咐。

你做卓。［2］

第一段强盗为丑脚，第二段丑脚由店小二

扮。但相较下来身份差异巨大的二人并无明显的

区分。这样的脚色安排使得观众容易产生误解混

淆，人物的个性化方面会被掩盖，可能会造成只

见行当、不见角色的后果。

丑脚至明传奇逐渐发展完善，丑脚的舞台

演出不再游离于主线剧情之外，而是紧紧围绕

中心情节开展。例如《还魂记》中的杨婆，只

顾及自己的利益而全然没有国家立场，一直紧

紧围绕着主线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此外丑

脚的演出功能也逐渐明晰，和净脚、末脚区分

开来，不再混淆彼此功能，丑脚常常令观众发

笑，而净脚常常令观众恼恨。例如《六十种

曲》中的《杀狗记》，柳龙卿为净脚，胡子传

为丑脚，净脚明显比丑脚更显得面目可憎，从

中能够大概显露出净脚和丑脚分化的趋势。

丑脚是中国古典戏曲必不可少的重要行

当，它的发展也代表了中国戏曲的发展。《张

协状元》成书于宋金杂剧至南戏传奇发展演变

［1］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

局，2009，第64页。

［2］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

局，2009，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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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渡时期，对这一时期丑脚的研究具有典型

意义。《张协状元》中的丑脚人物类型较为驳

杂，大致可以分为讽刺性人物、歌颂型人物，

以及介乎二者之间的中性人物，他们表演各具

特色，除了插科打诨之外，还有以“离”促

“合”的功能，南戏中的丑脚集中代表了脚色

制的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南戏中的丑脚也

有诸多的不足，这些缺陷在后续的发展中逐渐

克服。丑作为一种独立性脚色最初在南戏中产

生，至明清传奇发展成熟。如《张协状元》中

的王相与小二；《桃花扇》中的柳敬亭；《琵

琶记》中的牛相，他们都对戏曲人物的形象塑

造、戏曲情节的发展推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南戏作为“百戏之祖”，对明清传奇中的丑脚

具有奠基作用，研究南戏中的丑脚，可以追踪

溯源丑脚在戏曲艺术中的最初形态，探究丑脚

原始的艺术面貌，从而对丑这一中国古代戏曲

基础行当做出深入客观的分析，也可以从侧面

窥探中国戏曲脚色制的成型与完善。

［黄雅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

播学院］


